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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吉老师把军大衣铺在青冈树下带着尖齿的落叶上，招呼我坐了上去。我们就那么坐着，好一阵没说话。树林里鸟声渐起，放歌

的，低吟的，高亢的，婉转的，急切的，慢悠的，一层层一浪浪涌到耳边。
——《太吉梅朵》

也许，苻融从未被人拒绝过，咽
不下这口气才出此下策。无论怎样，
苏蕙这孩子是把阳平公得罪了。三女
儿不嫁的理由是氐汉不同俗，使君已
有妇。这孩子真傻，居然嫌弃天王胞
兄弟已经婚配。夫妻心心相印，用情
专一，固然美满，但世事难料，就算是
月老牵线，佳偶天成，也免不了有阴
晴圆缺，悲欢离合之变故。唉，谁能说
清楚儿女的婚姻呢！

女大不中留。今天遇到了窦滔，女
儿芳心已动。看来千里姻缘一线牵，蕙
儿的终身大事上天已经注定。明天无
论如何要去窦家走动走动，一来答谢
救命之恩，二来探探窦滔是否婚配。

苏道质主意已定，顾不上苏蕙害
羞，直接询问女儿愿嫁窦滔否？苏蕙
羞红了脸，丢下一句“单凭爹爹做主”
就跑进了闺房。其实，以苏蕙的天分，
她也知道今天是苻融抢亲，姚兴救
人，幸亏窦滔暗中相随，路见不平一
声吼，行侠仗义，要不然后果不堪设
想。如果此事声张出去，苻融面子上
过不去，万一与姚兴起了冲突，就更
了不得了。再说，姚兴父子狼子野心，
人人皆知，估计也不会就此罢休。怎
么办？只有嫁人一条路可以走了。而
且要风风光光，大张旗鼓地嫁人，才
能让这两位不敢在暗中动手脚。

第二天一大早，苏道质备了厚礼
去窦家谢恩。窦滔母亲不善言辞，祖
父窦真豪爽大气，寒暄几句，便为窦
滔提亲，苏道质沉吟不语。窦真以为
苏道质不肯，又揣测苏道质嫌他是前
朝官员，赋闲在家，无权无势，让人看
不起，便自嘲地说；“落架的凤凰不如
鸡。我们窦家没落至此，滔儿也未有
功名，实在高攀不起。”

苏道质正色道：“老伯此话怎讲？
何谓高攀，当年您是右大将军，我乃一
介穷酸秀才，后来有幸举了孝廉，做了
陈留县令，如今也不过是个秦州刺史
而已。比起老伯当年，不足挂齿。”

窦真罢官之后，内心十分孤独，
最怕那些势利小人看轻自己，故而闭
门谢客，借酒浇愁。苏道质的一番话
入情入理，让他很是受用。

苏道质动情地说：“如今天下大
乱，恰是英雄辈出之时。窦滔文武兼
备，日后必会脱颖而出，大展宏图，恐
怕是我们高攀不起。”

“谢你吉言。苏刺史教子有方，养
了一个天下闻名的女状元。乱世出英
雄，何分男女。现今五胡乱华，胡人当
道，我们汉人贱如蝼蚁，北方常年战
乱，斯文扫地，三姑娘能在赛诗会上夺
得桂冠，彰显我华夏儿女之风采，实在
让人扬眉吐气，大有复燃我神州诗书
礼仪之势……”窦真对苏蕙赞不绝口。

苏道质见时机成熟，便说：“老伯
过奖！不过，蕙儿确实有些怪异之处。
我家蕙儿不攀龙附凤，也不论出身贵
贱，只求男子智勇双全，心系百姓，慈
悲为怀，用情专一。”

“我家滔儿正是合适人选。窦家
门风严谨，男子只娶妻不纳妾，苏蕙
姑娘嫁过来就是我们家的女儿，我们
绝不会亏待女状元的。俗话说得好，
有缘千里来相会。这两个孩子姻缘是
上天注定，要不怎会有此出手相救之
机缘？”窦真乐不可支地说道。

“此话当真！”
“当真！一言为定！”
当下两个人就按照周原礼仪，商

议婚事。窦家即日遣媒执柯，上门提
亲下聘，苏家要求三媒六证，问名委
雁，迎娶拜堂，都要大张旗鼓，风风光
光，一样也不可敷衍。

商议完儿女婚事。窦真又屏退左
右，悄声说：“扬武将军姚苌拥兵于河
北，姚兴为何频频出没于长安。”

苏道质知窦真是为天下百姓担
忧。这几年好不容易过上了安稳日子，
谁都不愿意再开杀戒。便说：“圣上英
明，广纳天下英雄豪杰，不过有时未免
太骄纵王公大臣了。”话说至此，便不
再说。窦真只好劝告苏道质通过王猛
多向天王提提醒，以防奸臣贼子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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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新会

不知什么时候，我悄然被一种情绪
所笼罩。恍然间，喧嚣的音乐消失了，嘈
杂的人群消失了。世界就像被清了场，只
留下我和她在一片清寂中遥遥相对。甩
着水袖旋转的她，是天地间唯一的一抹
亮色，凄美，孤独，高贵。我开始泪目，心
疼得发颤。这些，并不只为起舞的太吉老
师，也为观舞的自己。

这一刻难以言说，这一刻刻骨铭心。
我居然会心疼，心疼找到了幸福的太

吉老师。多年以后，我回想那一幕，突然觉
得那就是爱情。我很吃惊，但当我试图用
爱情来解释时，却又觉得毫无说服力。或
者，是我所理解的爱情里，没有关于它的
答案。后来我想，那其实是命运的写照，我
和她在一个并不遥远却又无法拉近的距
离里，舞着，看着，爱着，疼着，美好着，无
助着，和世间太多的情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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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崭新的吉普车停到寨口的老柳

下，那通身的油绿，不同于周围世界里的
任何一种绿。太吉老师站在打开的车门
前，远远朝我招手。一件束身的高领灰毛
衣，让她显得窈窕时尚。

我已经几个月多没见着她了。一阵
惊喜之后，我迟疑着走过去，心砰砰跳起
来。我有些害怕吉普车那抹诡异的绿，仿
佛一靠近，就会陷入无法掌控的境地。

太吉老师走过来几步，把我拽到吉
普车边，敲了敲前窗。随着几声碜牙的吱
溜声，车窗摇了下来，露出一张黝黑的中
年男人的脸。他就是太吉老师的男人，乡
城县委书记，硕曲河谷最大的官。

眼前的他，不同于我之前的想象，既
和小扎西口中吃嫩草的老牛对不上号，
也和我在课堂上想过的和太吉老师睡觉
的人对不上号。他的出现，就和他的吉普
车一样突兀。

他看着我，话却是冲太吉老师说的：
“他就是铁超？小伙子作文写那么好，有
出息！”

太吉老师拍拍我：“叫杨叔叔。”
我说没吱声。他一笑，说：“没事儿，

熟悉了再叫。”笑意一闪而过，浅得像黎
明的天光。他是个心事很重的人。

在闲坐寨口的人们错愕的目光中，
我被太吉老师拉进小汽车后座。汽车开
动了，车窗外，眼睛能看见的景物都在快
速后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汽车。太吉
老师一只手攀着我的肩，另一只手掏出
手帕掩住鼻子。

我小声问：“老师，我们要去哪？”
过了好一阵，她才拿开手帕说：“你不

是一直想去我的家乡吗？还把它写进作文
里！老杨今天刚好要去那里，我们跟着去
看看。我已经让人给你阿妈带了话。”

坐前面的老杨转头说：“这段路可不
近呢，你们要是晕车就告诉我，我们把车
开慢点。”

我不知道什么是晕车，只联想到太
吉老师用手帕掩鼻的动作可能和它有
关。而那位不苟言笑的司机一听老杨这
么说，车速明显慢下来。

我一阵兴奋——太吉老师喜欢我的
作文，还要带我去我想象了无数次的她
的家乡！

老杨在前面说：“那可是个好地方
呢！我是个没有根的人，太吉梅朵长大的
地方，就是我的家乡。”

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但从话语间听出
了温情。这一刻，我对他有了莫名的好感，
好像一下成了知晓他天大秘密的朋友。

老杨都说太吉老师的家乡是个好地
方，那会好成什么样呢？会不会像我想的
那样，连尘土都带着花香？会不会和色尔
寨一样，一座座土楼相依相邻，间或挺立
着树冠巨大的老树？会不会有一股清风，
赶着狗叫声和孩子们的笑声满世界乱跑
……

还没等想出什么结果，一股突至的
晕眩让我陷入从未有过的恶心发慌。我
猜这就是老杨说的晕车，学着太吉老师
用袖口捂住鼻子。

太吉老师说：“闭上眼睛会好一些。”
我闭上眼睛。果然，看不见那些移动

的景物，直往喉咙口蹿的酸水便慢慢沉
了下去。

太吉老师把我揽进臂弯。我几乎就靠
进她怀里了，后背是一片无边的绵软。从
她的呼吸里，我闻见了麦浪涌动般的温润
香气，也听见了富有层次的灵动的鸟鸣。
又一阵眩晕扑来，这次，不是因为晕车。

我不晕车了！那刚出寨子时短暂的
晕，成了我人生对晕车的唯一体验。太吉
老师的那一揽，治好了我的晕车。

汽车颠簸于群山之间的土路，山、树
和天空在车窗外起起伏伏。我的心飘了
起来，飘到视野里最远的地方，俯瞰绕了

无数弯的土路和车轮卷起的烟尘，俯瞰
绿色的吉普车和车里的自己。

行了约莫三四个小时，吉普车喘着
粗气翻过一道山梁。山梁上有一片狭长
的草坡，零星分布着一些矮柏，东侧是一
色的青冈，西侧是齐整整的白桦林。那些
挺直的白桦树像拥挤着喧哗着长途跋涉
而来，突然面对一片碧绿，最靠前的树不
忍落脚，张开枝丫挡住了后面的同伴。

“停车，我们在这儿下。”太吉老师说。
“什么？”老杨像是没听明白。
“这里可以看见热卡寨，我们就在这

等你们回来。”
“这怎么行？荒山野岭的！”老杨满脸

的不解。
“我不想再往前了！”太吉老师大声喊。
吉普车靠着路边停了下来，一阵令

人不安的肃静之后，老杨摇摇头，拉开车
门下了车。他把军大衣脱下来给太吉老
师披上，关切地看着她的脸。

我这才有机会把老杨打量全。他个
头瘦高，瘦削的脸棱角分明，眼睛里满是
血丝。

他让司机从后备箱拿了一件半新的
棉衣和一个装了军用水壶和干粮的黄书
包给我，抚了抚我的头，说：“小伙子，你
是男子汉，太吉老师就交给你了！太阳落
坡前我们会回来，记得就在这里等。”

我点点头。我不明白的是，既然太吉老
师都不想往前了，老杨为啥不一起留下来？

吉普车鸣一声喇叭，顺着下坡路一
溜烟驶远了。我和太吉老师原地站了一
会儿，直到听不见吉普车的轰鸣声。

我们沿着草坡走到高处一棵虬枝厚
冠的老青冈树下。眼前一片开阔，蓝幽幽
的硕曲河在交叠的青峰间蜿蜒流淌，河
谷蒸腾着隐约的蓝雾，沿河散布的藏寨，
被它像佛珠般串了起来。

太吉老师把军大衣铺在青冈树下带
着尖齿的落叶上，招呼我坐了上去。我们
就那么坐着，好一阵没说话。树林里鸟声
渐起，放歌的，低吟的，高亢的，婉转的，急
切的，慢悠的，一层层一浪浪涌到耳边。

我至今记得作文里的几句话。“我
知道她的名字也是灰尘的意思时，就
想，啊，原来她是我姐姐！”副校长读到
这一句时，四周一片笑声。“但是，她的
家乡不在我们色尔寨。姐姐和弟弟不在
一个家乡，我们不是一个地方的灰尘。
我是生在灰尘里的孩子，她却是灰尘开
出的花。我真想知道她的家乡是哪里，
去看看那个灰尘也像花的地方。但不知
为什么，她从来没提起过那里。”“太吉
梅朵老师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很伤心。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走，为什么不愿意
当我们老师了。不过我想，她一定有更
重要的事。”作文的最后一句，我没有按
一般惯例抒情，而是写了一句“我每次
想她的时候，就看教室外的树和花，看
着看着，就觉得她又站到了讲台上。”

当然，作文的很大篇幅是写她怎么
关心我的学习，怎么改掉我逃学的毛
病，又怎么帮助我和阿妈干农活等等，
因为都是真正发生过的事，虽然不一定
如小扎西所说的感人至深，但还是能触
动人心，否则，也不会获奖。

上台领奖的时候，校长特意请太吉
老师给我颁奖。在几百双眼睛的注视
下，她的脸也和我一样红。

因为这篇作文，我没上学就会写红
军万岁的事，又传开了。有好事者添油
加醋，略去了我临摹的细节，说我打娘
胎出来就会写字。也有人说太吉老师是
我的远房姑姑，那篇作文，是她一个字
一个字辅导的。

我一度成了学校的名人。放学路
上，经常有不认识的孩子和家长对我指
指点点。一开始我有些不自在，我不习
惯成为焦点。但没过多久，当我穿过县
城街道，踏上那条通往寨子的土路，不
再有关注的目光射到身上时，心里会掠
过一丝失望。看啊，人要适应虚荣，是多
么容易的一件事啊！

阿妈帮我把被小伙伴们传看得脏
兮兮的奖状贴在“年绕”壁板上，为把撕
破的一角贴好，还多用了几颗从旧年画
上取下的锈图钉。

阿妈说：“铁超，我真高兴，你用太吉
老师教你的知识写了她，还得了第一名。”

我理解阿妈的心情，因为我的高
兴，也多半在于此。

十一国庆节的时候，太吉老师又到
学校来了一次。这一次，她是和一群年
岁相当的青年到学校进行慰问演出。

那天，在老师的安排下，我们从教
室搬来凳子，一个班一个班地坐在阳光
里的操场上。对于我们来说，过不过节
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用上课，而且
还可以晒着太阳看节目。

太吉老师他们跳的是一曲改编的乡
城锅庄《德嘎布》，古朴舒缓的舞曲一起，
天地间便多了一种摄人心魄的悠扬。

我的目光始终追随着太吉老师。她
脸上挂着的微笑，舞姿间透出的愉悦，
那么亲切，又那么陌生。她看起来很幸
福，但这种幸福离我很远，远到风雨飘
摇，远到山穷水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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